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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我们的生活里没有“点赞”这

个词，现在这词爆棚了，需要拉去看发

热门诊了。 没办法，你要看微信吗？ 你

要浏览朋友圈吗？ 那你肯定会点赞；即

使你长期潜水，总有一天冒泡，朋友单

独发给你微信，你一声都不吱？ 你一口

气都不换？ 总要点个赞吧。

点赞这件事几乎成了我们须臾不

可分割的东西， 成了我们每天要做的

重要“工作”，全中国每天一亿个点赞

是绝对不止的。 点发，要子弹；点燃，要

火；点将，要人；点赞，啥都不需要，手

指动一动便点出去了。 说人家好，无论

如何不会错，赞扬别人，总归让对方高

兴。 俗话道：千穿万穿，马屁不穿。 于

是，不少微友掌握此项诀窍，热衷于点

赞，收到亲朋好友的微信还没看清楚，

不管三七二十一，不问青红皂白，点过

去再说， 就像酒桌上为朋友点一瓶 30

年前的拉菲似的。

说一件事：傍晚，门铃响，孔老师

开门，收货，道谢。 然后，孔老师立刻拿

起手机给眼科医院的柳科长发了一颗

心， 点赞一定要及时。 柳科长即刻回

信：孔老师，有事吗？

孔老师回复：谢谢你送来的月饼，

收到了，中秋佳节好！ 柳科长回信：啊

呀，我们的月饼还没有寄，您怎么收到

了？

孔老师：我……原来，孔老师和其

他 7 位老师正为眼科医院编写院志，

联系人柳科长早几天说过， 到了中秋

我们医院要给每位老师送月饼的。 此

刻，孔老师很是尴尬，现在送上门的快

递件，有收货人的姓名地址，常常没有

寄货人的姓名地址。 谁寄的呢？ 悬案。

柳科长想， 不会是孔老师来催中

秋礼物，故意绕了个弯子？ 这方法很巧

妙呀。 第二天大早，柳科长就把 14 盒

月饼寄了出去。

再说一件事：星期六，小倩睡了个

懒觉，11 点钟才起床，打开手机（夜里

她调到静音），看见闺蜜糖糖发来一条

微信：清早起来和老爸到滨江……

小倩是点赞狂， 还没有打开糖糖

的微信，就点了一个赞。 等她刷完牙吃

完早点再看手机， 只见糖糖回过来一

条，火气冲天：你什么意思啊，小倩！

“什么意思”？ 夸奖的意思嘛，赞扬

的意思嘛， 认为你跟老爸一起到滨江

大道很幸福美满！ 小倩突然想起要打

开糖糖的微信， 这才看到了对方发来

完整的一段话是： 清早起来和老爸到

滨江大道慢跑，跑着跑着，老爸的一条

腿不听使唤了， 我赶紧扶着他到长椅

上坐下，过了十分钟，老爸的腿能抬起

来了， 可是他说我眼睛看出去右面全

是黑的。 我知道脑梗了，立刻送他到医

院急症。 先做头颅核磁共振，再做血管

扫描，唉！

小倩知道自己闯祸， 这不是幸灾

乐祸吗？ 这不是为闺蜜的老爸脑梗住

院叫好吗？ 她立刻回复：糖糖，对不起，

罪过罪过，我立刻到医院去！

点赞是随意的。 不点赞也很随意，

最多让朋友说一句“这个人好像拎不

清”。 但是，既然要点赞了，不妨把朋友

的微信先看一遍，这也是礼貌嘛，闭了

眼睛瞎点，未免……

随意点赞

筅 童孟侯

入伏后气温居高不下， 居家避暑

模式中快递是日常补给的“主渠道”。

每每听见门铃里一声“快递”，开门接

货并递去一瓶矿泉水； 会听到一声声

“谢谢”甚至“你们上海真客气”的感

叹。 心里窃喜：从大卖场买来整包装矿

泉水，每瓶均价一块钱多点；小小心意

无法遮挡如火骄阳， 能受人感谢甚至

还与城市连在一起，便有“蛮格算（很

划算）”的清凉。 电视新闻说，正午时分

的地表温度接近 60 度，在空调房里享

用着外卖送来的蔬菜、盒饭时，对古训

“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

恒念物力维艰”有新理解；想到那些在

太阳下奔忙的人， 如因银货两讫而心

安理得，起码缺少上海人那种“前半夜

想想自家，后半夜想想人家”的那点体

恤和厚道。

早晨跑步， 从一辆正在路边消防

水桩加水的洒水车旁昂然而过。 少顷，

就传来越来越近的马达轰鸣， 尽管作

业速度缓慢总比两条腿跑得快， 眼见

着就要被超越且路窄无处可躲； 好在

已浑身汗湿，大热天被动接受一次“洗

礼” 也可以承受。 就在身边缓缓经过

时，洒水车停止了喷水，前行二、三米

后又喷水如故。 前后仅数秒钟，觉得司

机此举太有人情味儿； 即便有制度规

定也需做好观察、避让、开关水阀等动

作。 一个尽心尽职的好司机，让跑者得

到应有尊重、让路人感受精细管理“拎

得清”的温度。

上海闲话称“某人‘立升’大”是指

“实力”不俗的接地气表述方式。 此“实

力” 可以是财力雄厚也可以是人脉广

泛，包括兼蓄万象，柔而不破且边际分

明的见解和眼光； 绝对不是块头大胳

膊粗铁砂掌善打架。作为流行

语，初来乍到的外乡人恐一时

难理解； 也因流行的历史不

长， 上点年纪的暂时也难领

会。 应感谢博达聪颖的前辈，

将一个专用量词巧妙演绎成

有社会学意义的流行语。关于

提升城市软实力有很多睿智

良方，但一定是无数个体软实

力的集成，用无数人的“立升”

整合为整个城市的“立升”。

有个著名的室内合唱团

演唱了很多脍炙人口的声乐

作品，有些曲目用了指挥小哥

的家乡方言，不看字幕觉得犹

如“驴叫”。 但没关系，只要曲

好听、词诙谐，台下依然一片

掌声。上海舞台能容七音八律

哪怕咋听如荒腔走调也能自

成流派， 已是很多人的共识；

更不会有人因此将指挥小哥

轰下台或恶语相向，这由警察

叔叔护着呢。

曾是老上海私家花园的

“张园”， 在 1917 年由上海美

专举办画作展览，展品中有人

体习作引起哗然；1920 年 7

月上海美专校长刘海粟更聘

请一位女模特儿。有人因此撰

文称“提倡一丝不挂的刘海

粟”是“上海三大文妖”之一，另两位是

提倡性知识的张竞生、唱“毛毛雨”的

黎锦晖。 百年后“性教育”正在走进课

堂、 每晚有无数大妈大叔在各广场踏

着流行歌曲节拍健身； 刘校长更成为

大师级的偶像。 将曾经“荒诞”的离经

叛道逐步氤氲渗入百姓起居且须臾不

离，更当作学业进阶的标志；如此“软

实力”让城市领先告别传统走向现代。

就像很多年前， 姑娘行为张扬会被认

为“噶武腔”而不讨人喜欢，如今则会

因个性鲜明而喝彩， 自有很多男青年

“求认识”的点赞。

现在问题是，方正有型的“立升”

有点直不辅曲的偏硬感觉；若用“‘软’

立升”亦有讲不像、话不像的味道。 如

何找到“软实力”的恰当表示，不仅体

现上海闲话的“软实力”，而且是一道

考量这个城市中无数个体睿智的题

目。

上海闲话的“软实力”

筅 陈茂生

■ 浦江月圆（摄影） 李榕樟

第一次见到婆婆，我还是个野战医院政治

处的干事。 那是 1978 年 8 月，部队安排我在这

个时段赴沪结婚。 第二次见到婆婆，是公公婆

婆一起到我新调入的驻军医院营区小住。 每天

听着军号起床，端着锅子去食堂打饭，公公婆

婆第一次体验军营生活。 从 1978 年到 1988 年

这十年间， 每年一次的探亲假我都能见到婆

婆，但时间都很短，因为我要回苏州的娘家。

在转业回沪等待到地方工作的那几个月

里， 我和已经退休在家的婆婆有了更多的接

触。

中等个子、眉清目秀的婆婆是常州人，在

家排行老大；以前家里有亲戚相帮做家务，再

加上两个女儿特别能干， 不用婆婆操劳只管

上班，直到退休才开始学烧菜；婆婆是国营单

位里的党支部书记，我俩都属于“政工”行当；

最令我惊讶的是婆婆竟然和我老革命的父亲

相熟同一位朱静阿姨， 婆婆说朱阿姨解放前

是上海的地下党， 我看到的是穿军装的朱静

阿姨……呵呵，这世界实在太小啦！

婆婆不仅患有糖尿病，还有高血压、心脏

病，那年“脑梗”住在老六院，后来又因为“踇外

翻”在新六院骨科手术，但凡我想给她擦身洗

漱一概遭到她的强烈反对，婆婆总说：“吾有女

儿，媳妇是客气的。 ”即便婆婆来我家小住，我

想帮她更衣，也会被拒之门外。 婆婆说住在我

们小辈家没意思，大门一关，上班的上学的一

走，白天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还不如老屋有老

邻居热闹。

在婆婆 84 岁那年， 她接受了大女儿的盛

情邀请，准备和小女儿一起出国到澳大利亚旅

游。

婆婆临出国前对我说，她住的老房子实在

太旧了，墙面石灰松动、开裂、脱落，尤其是大

床正对着的墙面，霉迹斑斑，“要是能够铲掉一

层，再刷层白石灰就好了。 ”望着婆婆期盼的眼

神，我“豪爽”地允诺：“这件事情我来帮侬做！ ”

婆婆出国了。 整修老屋这件事情，婆婆托

付给了我，但是我没有抓紧时间去落实，因为

我“小装修”的建议并未得到家人的积极响应，

我就没敢付诸行动。

婆婆回国了。 三个月一晃而过，答应婆婆

的诺言没有实现，我这个媳妇“开了大兴”真是

有愧于婆婆！

好在，我把整修的原因一说，兄弟姐妹们都

赞同， 说好时间大家一起到婆婆的老屋整理东

西。同时，分工合作，大哥一家和小妹一家负责照

顾住院的婆婆，老房子整修由我们家负责……

婆婆出院了。 躺在床上的婆婆拉着我的手

轻声说：“谢谢侬哦，房子弄得老清爽的。 ”“蛮

好早点弄的……”我不好意思。 好在亡羊补牢

犹未为晚， 婆婆交代我的唯一的大事办成了，

也算帮婆婆实现了一个愿望。

后来，婆婆不太适应有保姆服侍的生活，但

这段日子并不长。最后一次见到婆婆是在医院，

躺在病床上的婆婆见到我依然是先笑笑， 然后

声音沙哑低沉地说：“这趟是过勿去了……”

这是我听到婆婆的最后一句话。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 此事古难

全。

婆婆经常会出现在我的梦里，出现在我的

生活里：我像她那样“拆蟹粉”烧“蟹粉狮子

头”，这是她的儿子我的老公最爱的“妈妈的味

道”……

谨以此文，祭奠我的婆婆，祭奠这二十六

载婆媳情！

婆媳情

筅 顾海鹰


